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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金色年華—師大附中實驗班點滴 

 

洪文湘 （實驗五班)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 

 

少年十五、二十時 

         點點滴滴在心頭 

 

往事如煙，少年的歲月，消失在來路遠處，對奮鬥半生而鬢髮漸霜的我和我的同學們

來說，五十年的山重水複，峰迥路轉，似乎最能體會出這一番「中年歲月苦風飄，強半光

陰客裏拋」的滋味。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的話，你會選擇回到那裏？」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十日在師大附中

四十五週年校慶的紀念餐會上，有人問起。沒想到吳伯雄、戴東原、徐小波和我這些師大

附中實驗班的老同學們，以及前後期的學長陳履安、劉兆漢、劉兆玄、張博雅、沈均生、

毛高文、陳履慶等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願意重返我們展翅高飛之前，那一段令人魂牽夢縈的

少年往昔—附中時代。的確，附中生活就是這麼難忘，「少年十五、二十時」的點點滴滴，

都常存我們心底深處，永遠值得追憶與懷念！附中創校於民國三十六年，實驗班的試辦，

則始自民國三十九年。我是四十一年參加台北市五省中第一屆聯招的，當時有六百同學榮

登附中金榜，百分之九十五是以第一志願而高中的。校方根據聯考及性向測驗的平均成績

甄選前一百名編入實驗班，而其中前五十名為「五班」，其餘為「六班」。 

 

普通班採三三制，那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實驗班採四二制，意指初中四年，高中

二年。實驗班在前四年裏，授畢所有一般課程。後二年文理分組，前者著重國文、英文、

歷史、地理的教學，以便於學生畢業後投考大學的文、法、商學院；後者加強數學、生物、

物理、化學的訓練，以便於投考理、工、農、醫學院。普通班初中畢業後必須通過聯考，

方得進入高中，實驗班則可免試直升。由於少一次聯考的壓力，所以初中時代的我們，能

有較多時間潛心研修自己具有興趣的學科，並積極參與社團活動。高中文理分組，有助於

我們發展個人的專長，而後投考進入知名大學的理想科系。 

 

附中擁有實驗班固然是具特色，此外還有許多與他校顯著不同之處。譬如當時一般中

學的組織架構包括三處（教務、訓導與總務）二室（人事與會計），但是附中卻另設研究

部與體育處兩個一級單位。研究部為各項教學措施，提出試煉與革新的計畫。體育獨立於

訓導之外，顯示附中重視運動訓練，期盼學生在各項體育活動上，都能培養出普遍的愛好。 

 

附中的體育教學，一方面採體能分組，同一年級的學生，依身高、體重及年齡分編為

甲、乙、丙、丁、戊、己六組上課；另一方面，每年的運動大會，鼓勵每人至少參加一項

競賽。至於班際球類比賽，則於學期間分初中及高中兩組舉行。實驗五班除籃球外，足球、

排球、壘球和棒球都曾贏得多次冠軍。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讀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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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強調德、智、體、群、美五育的均衡發展。我班在球場上的傑出表現，並沒有影

響同學們在課業上的出類拔萃，六年裏我們的平均成績永遠是同年各班之冠。「蹉跎莫遣

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我們似乎早已體會其中的精義了。當時我家房舍窄小，所以

初中時晚上只好帶了檯燈，前往學校自修。全校經常夜讀的同學大約有十數位所以訓導主

任甘子良先生乃特別選擇教室一間，安裝電燈供大家使用。高中以後，透過校方的協調，

師大圖書館准許附中學生晚間憑學生証進出，這才徹底解決之我們清寒子弟無處啃書的困

境。 

 

由於附中是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所以每學年第二學期期中之際，師大各科系應屆畢

業生均來附中實習任教，其中最優秀的幾位才有機會為校方延攬，擔任正式教職。因此，

附中的師資可以不斷注入新血，保持年輕，使其充滿朝氣與活力。中年老師泰半來自大陸

知名學府，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當年為我們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長，如國文老師張淑

珍和李維棻、英文錢進明和婁子豐、數學林民和、歷史劉昌洪、生物唐玉鳳等諸先生女士， 

均曾享譽附中杏壇多年，備受學子愛戴。春風化雨，名師出高徒，今日附中人在社會各行

各業裏人才輩出，頭角崢嶸，想必是恩師們教化有方吧！ 

 

就讀附中六年，校長始終是黃澂先生，未曾更易，他為附中留下不少優良傳統與制度。

但是由於學生衆多，使我從無機會單獨向他請益，恭聆教誨，不無遺憾！反倒是首任校長

宗亮東先生，日後卻與我有一段共事的機緣。七十三年我在執政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書記

長任內，奉中央指示，敦請亮東先生兼任該黨部考紀會常委的工作。四年相處，他予我諸

多訓勉與啓發，令我終身受益無窮。 

 

民國四〇年代，校園環境十分簡陋，「克難建校」的口號遂被提出。在導師的帶領下，

每班每週必須從事兩小時的生產勞動。自新大樓通往新大門的仲尼路，就是我們汗水的結

晶，而後操場的開拓，也是大夥勞力累積的成果。 

 

附中極重視生活教育，嚴禁學生搭乘家長的私用汽車或三輪車來校上課，所以我們的

交通工具只有仰賴公車和自行車了。我家離校較近，因此步行上學。有位罹患小兒麻痹的

同學，不良於行，訓導主任都不敢准其例外，後來校長知道此事，才特地准他乘坐三輪車

上學。制服方面，學校規定初中生一律著童軍服，相互競「豔」。「足下」雖然沒有嚴格

的限制，但是初中時我都著球鞋，高中以後偶時才穿皮鞋。記得第一雙皮鞋，是母親在伙

食錢裏省下為我購買的。第一隻手錶是八叔送的「古董」，但是品牌性能都不差，可惜不

到一個禮拜就遺失了。直到高三那年，為了便於掌握讀書、考試的時間，父親才花費半個

月的薪水，為我買了隻新錶。 

 

在那段物質生活艱困的歲月，打籃球、看球賽與看電影是我們主要的幾項娛樂活動。

每天下午放學後，我都要打一陣籃球，方才回家。籃球是當時國內最為熱門與風靡的體育

活動，每年介壽盃掀起了球賽的高潮。克難隊裏的蔡文華、王毅軍、唐雪舫與霍劍平等國

手，都是我們學生崇拜與模仿的偶像。電影票價昂貴，與軍公教人員待遇相較，不成比例，

所以每學期只能觀賞一場，而且必須選擇名片，方才值得。「西點軍魂」裏的泰倫鮑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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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後英雄傳」裏的羅拔泰勒，他們挺拔的英姿與精湛的演技，直到今天，還常浮現於我

的腦際。 

 

初中時年紀尚小，不解男女之情，後來逐漸對異性有了好奇與好感，但是真正結交女

友者仍屬少數。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課業負荷沈重，無暇兼顧感情生活；再方面可能是同一

年齡層次的女孩，還不免有些矜持與羞澀吧！即使有人幸運尋得相知的伴侶，交往一段期

間後，還是勞燕分飛，互道珍重了。「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這不正刻畫

出我們這些「少年維特」的煩惱嗎？ 

 

附中世家子弟不少，行政院院長、監察院院長、司法院院長、財政部部長、桃園縣縣

長、郵政總局局長、警備總部副總司令、空軍總部參謀長和交通銀行總經理的公子都在其

列。他們的家世雖不免引人矚目，但是在當時崇尚樸實的學校環境裏，他們從來沒有表現

出奢華浮誇的作風。同學們也沒有因為他們家庭背景的特殊，而有刻意奉承逢迎之事。我

出身普通公教家庭，但與他們相處融洽而自然。師長對他們也無任何特別照顧，該獎時嘉

勉，該罰時斥責，與一般同學一視同仁，不分軒輊。 

 

我們分別來自大陸諸省與台灣各地，但是沒有絲毫省籍意識與地方情結。六載共處，

「同讀新書同寫字，同盪鞦韆同踢球」，彼此培養出誠摯的感情，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這就是附中的精神，也正是實驗五班的風格。 

 

而今識盡愁滋味 

        同學少年多不賤 

 

驪歌聲裏，我們告別了附中。經過三十四年的打拼奮鬥，「而今識盡愁滋味」，「同

學少年多不賤」，產生了不少知名人士。定居於美國及加拿大者，幾乎均獲有博士學位，

或在大學執教，或在企業任職。國內方面，戴東原是台大醫院院長，吳伯雄是內政部部長，

徐小波則是名律師，其他同學也都能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裏，一展所長。 

 

東原在課業與體育等各方面，表現均極卓越出眾，六年十二個學期都是全班第一。全

校最高榮譽的「模範青年」，他榮獲了無數次。四十七年暑期，在六個畢業班級中，他以

第一名的成績，保送進入台大醫學系就讀。該系一向是全國大專聯考競爭最為激烈的所在，

他能免試「上壘」，不僅是其個人的殊榮，也是實五全體同學引為無上驕傲的大事。東原

在目前台大教職員生心目中，是醫界能夠走出學術象牙塔的一位難得管理人才。他的臨床

經驗與行政歷驗，如同紅花綠葉，相得益彰。 

 

伯雄的學業成績也是名列前茅，幽默感聞名遐邇。他的談吐，意境高雅，戲而不謔，

備受同學欣賞。體能和彈性極佳，是我們排球、籃球和壘球班隊的主力。至於他的歌唱才

藝，我倒沒有特別印象。民國八十一年校慶餐會裏，聽到他的一曲「掌聲響起」，餘音繞

梁，三日不絕，我想這與他的夫人專精聲樂或許有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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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諺有云：「人生四十方開始。」但是伯雄二十九歲就當選為台灣省議會議員，從此

步入仕途，開始他的從政生涯。如令行情日漲，前程看好。記得畢業典禮上，校長再四勉

勵大家：「今日你以附中為榮，明日附中以你為榮。」伯雄的成就，不正應驗了校長的期

許嗎？ 

 

小波是衆人公認的帥哥，待人親切是他的特質，加以個性爽朗，在同學間建立了良好

的人緣。自美學成返國後，不僅任教於台灣大學法律系，也執業於理律律師事務所，結合

理論與實務，誠屬難能可貴。 

 

百歲開懷能幾日 

        一生知己二三人 

 

附中兩千多日子裏，與我最為投緣的該是曾任財政部錢幣司司長、現在美國經營金融

事業的季可渝了。初一那年，有天我違規在教室玩球，不慎打破玻璃，正巧導師經過，我

欲認錯之際，沒想到可渝已先代我承當下來。事後他說：「你的功課不錯，拿不到「模範

青年」，也可以爭取次高榮譽「優秀青年」。我惟恐你受罰記過而失去獲奬機會，所以自

願為你擔待。」從此，我們彼此視同莫逆並義結金蘭。 

 

可渝處世為人，「有筆有書有肝膽，亦狂亦俠亦溫文」。他在我半生中一直扮演着關

鍵性的角色，也為我介紹了不少朋友相識，其中鄭雪茵與我經過多年愛情長跑，有情人終

成眷屬，鄭心雄日後則成為我黨團生涯中最為知己的革命伙伴。「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

知己二三人」，這不就是我與可渝情誼的最佳寫照嗎？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實五同學畢業後全部繼續升學，考進台大的最多，再

次是成大，其他學校則較少。大學時，大家仍連繫往來，甚至為了留學深造，還能相互協

助。記得我赴美的保證金就是向可渝借的，攻讀碩士期間，也藉鄒祖煒和王家璜的貸助，

而順利完成學業。附中同窗，情逾手足，雪中送炭，令我永誌難忘。 

 

時光荏苒，不覺三十五個寒暑已經過去了，但是同學好友每遇閒暇，總會結伴返校蹓

躂，藉慰相思之情。舉目四望，校園裏的一磚一瓦，無不蘊藏着附中的歷史；一桌一椅，

無不展現出附中的風貌。 

 

實驗班真像是一個大家庭，置身其中，其樂融融，如游魚戲水，如飛鳥翔林。我們六

載同窗，朝夕相處，一起走過金色年華，儘管時光不斷流逝，大家團結合作，愛校護班的

心志，那裏是筆墨寸管所能道盡的呢？ 

 

 


